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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工风采

矿山女儿跨龙门

） 赵 晋 国

座落在陕西龙门 古渡 的韩城矿务局下峪 口 矿 ，
东临滔 滔黄河水 ，西倚巍巍龙 门 山 。这里的过去 ，
曾有鲤鱼跳龙门 的美丽传说 ；这里的今 日 ，又有女
子跨龙门 的真实故事 。

1992年11月 ，下峪 口 矿的领导掰着指头算来算
去，离过春节也 只剩下两个来 月 的时间 ，眼睁睁地
瞅着煤款还欠2600多 万元没收回来 ，全矿6000多名
职工在等着发工 资 ，明 年 的 生产准备也缺少资金 ！

三角债死死地捆住了 企业的手脚 ！
俗话说 ，眉 头一皱 ，计上心来 。就在这焦虑之

际，有人提议不如尽快派人去向用 户催要煤款 。矿
工会女 工部进一步建议 ：女工耐心强 ，办事认真 ，
派她们 出 去催款 ，保准能完成任务 。女工 部和运销
科很快 向矿上提 出报告 ，经矿经营集 团研究批准 ，
女子 催款 队 在 全矿 范 围 内 开 始 紧 锣 密 鼓地确 定 人
选、筹备组建 。

女子出 征 ，古今有之 。可当她们荣幸地被确定
为催款队员 时 ，流言 四 起 ，家庭成员 态度各异

刘桂荣 、焦兰君 、袁桂芝 、丁桂华 、李玉梅 、
杨子 兰 、张 淑 君 、邢 爱 敏 八 姐
妹，是全矿近千名女工 中 的 佼佼
者，经过认真 筛选 ，先后被确定
为催款队 员 。

正当 她们为 自 己庆幸时 ，矿
上顿时流言四起：“催款为什么
偏让女的去？不就是 出 去找个高
级宾馆去陪人……”“三 角债是
全国 的 一大难题 ，连 男 人都束手
无策 ，硬把女人推上马 ，真是胡
整！”“嘻 ！瞧 干那工作的都是些什么 货。”催款队
员们 刚 刚 热 起 来 的 心 ，被 一 瓢瓢 冷 水 浇得不 寒 而
栗。她们的 亲属也劝道：“咱们工作干得好好的 ，
外面也没有闲话 ，再说现在不愁吃 ，不愁 穿 ，可别
去当 什么公关小姐。”这可急坏了运销科女工委 员
会主任焦兰君 ：刚 刚 组建起来的 队伍决不能就这样
散摊 ！她到队 员 的家里一一做工作 ，讲矿上这个大
家与职工个人小家的利益关 系 ，终于使家属们和队
员都统一了 认识 。

队长 刘 桂 荣 在 风言 风 语 面 前 思 想 也 产 生 了 动
摇，她 带 着 矛 盾 的 心理 和 不 安 的 情 绪 向 “娘 家 ”
——矿工会倾诉了衷肠 。女工部的冯大姐苦 口 婆心
地给她讲了很 多 道理 ，并嘱咐她说：“你是个女工
干部 ，应 该带个头 ，要跳 出 个人主义 的小 圈 子 ，以
大局为 重 ，为全矿6000多名职工着想。”她想 ，自
己是一名 共产党 员 ，在组织需要的时候 ，应该挺身
而出 ，不管别 人说什么 ，自 己都要为妇女争 口 气 ，
这条路走定了 ！

出门 难 ，出 了 门 后 更 难 。面 对 离 开 亲 人 的 寂
寞，欠款者的冷遇 ，地痞流氓的滋扰 ，她们没有退

却
丁桂华和杨子兰分组的 当 天就顶着凛冽的寒风来

到西安的用 户 单位 。她俩先找到财务科长 ，向他说明
了来意 ，科长不软不硬地说：“欠你们的钱不错 ，要
钱没有 ，回 吧 ，回 吧！”她俩想 ，咱是干什么来 了 ，
难道就这样被打发走了吗？不行 ，得找厂长去 ！找到
二楼厂长的办公室 ，一看门锁着 ，厂长显然是避而不
见。丁桂华一看表 ，已 经10点 多 了 ，寻思着他反正得
下班 回 家 ，就索性和杨子兰在 门 口 等着 。厂长 出 不来
门也 很着急 ，不一会从楼上楼下来了 许多人 ，包括财
务科长在 内 ，都赶她俩走 ，还过来拉杨子兰 。丁桂华
一下就火了：“给我放开她 ，谁敢动她一下医药费你
们全包！”这时 ，管经营 的厂长说：“跟我走 ，我负
责给你们钱。”她俩来到经营厂长的办公室 ，他却大
发雷霆 ，把桌子一拍说：“谁让你们来的 ，这就不是
你们女的干 的事情！”丁桂华是独生女 ，在家从未受
过这么大的 委屈 ，她也毫 不示弱地拍桌子与他理论 ，
这一 举 动 倒 把 这 位 经 营 厂 长 给 震 住 了 。他 笑 着 说 ：

“你还挺厉害。”“都是跟你学的。”“好了 ，你们

先回 去吧 ，过两天再来看看 ，有钱就给你们。”
袁桂芝和队长刘桂荣一起去武汉催款 。她们去时

带的 差费不多 ，加之女 同志又特细特抠 ，就在离用 户
单位近一点的地方找了个小旅店住宿 。总是 出 入一个
地方 ，被 社 会 上 的 地 痞 流 氓 盯 上 了 。一 天 下 午 3点
多，她 们 刚 从 用 户 单 位 回 到 旅 社 就 有 人 叫 门 。

“谁？”“查 房 的。”门 打开 后 一 个 男 人 探 了 探头
说：“对不起 ，找错人了。”刘桂荣越想越觉得不对
劲：“既 然是查房 ，为什么还说找错人呢？”她向店
主打 听 后 才 得 知 是 当 地谁 也 惹 不起 的 地痞 。到 了 晚
上，那人又领个大个子 男子 ，在室外和店主说了好一
阵子 ，因 为讲得是方言 ，她俩谁也听不懂 ，只觉得害
怕，躲在房里一直不敢 出 来 ，连晚饭也没能吃 。

人非草木 ，孰能无情 。她们终于得到 了 用 户 的理
解，催回 了大量欠款 。

丁桂华和杨子兰 回 到旅社呆了 两天 ，当 她们再次
来到西安的那家用 户 单位时 ，财务科长一见面就说 ：

“韩城矿务局 的穆桂英小姐们又来 了。”丁桂华也开
玩笑说：“科长 ，今天要是还没钱 ，干脆让我来 当 科
长，你去要钱。”说 归说 ，这次还真没让她们 白 跑 ，

用户 付 给 了 她 们79.4万 元 ！后 来 ，她们 与 用 户 的
关系 越 处 越 融 洽 ，厂 长 见 了 她 们 也 夸 奖 道：“小
丁，虽 然 没 有 见过你 ，可久 闻 你 的 大 名 啊 ！如果
你们领 导 同 意 ，我准备请你去 给我们催款。”

焦兰 君和 邢 爱 敏 是 一 个 小 组 ，她俩 来 到 某 用
户单 位 一 看 ，办 公 室 坐 的 都 是来 要 款 的 ，总 共 有
26家 。她 们 向 用 户 单 位 领 导讲 明 情 况 后 ，他 既理
解，又 客 气 ，还 给 他 们 安 排 了 住 宿 ，并 说：“咱
们是 业 务 上 的 老 关 系 ，但 外 面 欠 我 们 1700多 万
元，派 人 去 催 款 ，一 分 钱 也 没 要 回 来 ，你们 先 等
几天 再 看 情 况。”她 们 接着 与 用 户 单 位领 导拉 家
常、讲 道 理 ，使 其 无 法 回 避 还款 问 题 ，当 即 答 应
给挤 出 14万 元 。她 俩 先 是一阵 高 兴 ，但 回 到 招 待
所后 一 商 量 ，觉 得14万 元离 欠 款 总 额 差 得很 远 ，
必须 再做 工 作 使 其 多 付款 。可 找 到 那位领 导 后 ，
他却 为 难地说：“实 在 对 不 起 ，我 一 点 办 法 也 没
有了。”恰 在 这 时 ，正 巧 外 单 位 来 人 说 给 这 个 单
位送 10万 元 欠 款 。她 俩 就抓 住 时机 ，主 动 与 送 款
人搭 话 ，将送 来 的 汇 票 拿 在 了 手 中 。那 位领 导 无

奈，只 好 安 排 第 二 天 给 她 们
办汇 票 。
　高 淑 凤 和 李 玉 梅 又 走 进
了咸 阳 那 家 用 户 的 厂 长 办 公
室，厂 长 蛮 横 地 说：“怎
么，要 钱？厂 里 没 钱！”高
淑凤 说；“厂 长 ，钱 的 事 可
以暂 且 不 谈 ，但 咱 们 是 兄 弟
单位 ，得 把 关 系 摆 正 。试
想，没 有 我 们 矿 工 生 产 的 煤

炭，哪 有 你们 企 业 的 生 存 和 发 展 ？看 来 ，你是把
我们 当 成 了 逼 债 的 黄 世 仁 了！”说 到这 里 ，厂 长
笑了 ，他 说：“我 们 现 在 是 最 困 难 的 时 期 ，高 息
贷款 搞 扩 建 ，确 实 不 是有意拖 欠 煤 款 ，希 望 你们
谅解。”她 进 一步 与 厂 长讲道理：“我 很 理 解 咱
厂的 难 处 ，回 去 后 我们会 向 领 导 解释 的 。但 企业
走向 市 场 后 ，三 角 债 困 扰着 我 们 ，存 在着 给 工 人
发不 了 工 资 的 危 机 。我 在 采 掘 一 线 干 了 5年 办 事
员，深 深 体 会 到 矿 工 最 辛 苦 ，下井 一 干 就 是10多
个小 时 ，上 来 后 连 澡 都 洗 不 完 就 在 浴 池 里 睡 着
了，像 他 们 那 样再 发 不 了 工 资 还 咋 生 活 呀？”厂
长听 后 非 常 感 动 ，他 深 情 地 说：“人 就 怕 不 理
解，咱 们 互 相 理 解 吧！”并 优 先将从 南方 索 回 的
9.7万 元给 了 女将们 。

今年 1至8月 ，她 们 行程数 十 万 公 里 ，索 回 煤
款7975.8万 元 ，使 矿 上 比 去 年 同 期 多 回 收3646.4
万元 ，少 支 付 银 行 利 息 100多 万 元 ；定 额 流 动 资
金周 转 天 数 为 17天 ，比 去 年 同 期 的 35天 ，加 快 了
1 8天 ；全 部 流 动 资 金 周 转 天 数 为 100天 ，比 去 年
同期 的 117天 ，加快 了 17天 。

金秋 伊 始 ，西 北 航 空 公 司 飞 机 维 修 厂 为 了 活 跃 广 大 妇 女 儿 童 的 文 化 生 活 ，在 本 厂 卡 拉OK
歌舞 厅 举 办 了 一 次 妇 女 儿 童 卡 拉OK比 赛 。参 加 这次 大 赛 的 60名 选 手 ，最 大 的 年龄53岁 ，最 小
的年龄仅有 6岁 。打破 了 该 厂 举办 此 类 比 赛 只 在 青 年人 中 进行 的 惯例 ，受 到 大 家 的 热 烈 欢迎 。

图为 儿 童 少 年 组 二 等 奖 获 得 者 、年 仅6岁 的 赵 飞 小 朋 友 参 赛 时 的 情 景 。瞧 ，她 表现 得 多 么
沉着 老 练 ！　（刘根才 摄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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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看三丈树 ，原是手中枝 。每 当 我来到这
“ 厂 中 之厂 ”门 前 ，停下脚步 ，遥望那幽雅的

环境 ，穿天的大树 ，斗艳的花枝时 ，就又想起
了那些曾 为这片土地流过汗水的女工们 。

那还是在8年 前 ，工 厂 要 从美 国 引 进一 条
眼镜生产线 。于是便成立 了一个眼镜
车间 ，我被派来任车间党支部书记 。
那时 ，车 间 工房 尚 未完工 ，墙外被一
米多 高 的 土方及建筑垃圾包 围 着 ，一
片狼藉 ，更谈不上花草树木 。

在这个 以女工 为主力 的车间 ，男
工们都忙着在进行设备安装 ，可是这
些女工们却插不上手 。于是便三个一
摊五个一堆地坐在车间一隅 ，一边玩
着毛线一边谈天说地 。有时弄不好 ，
还会说 出 些事事非非 ，既伤了和气又
不值得 。于是我想将这些女工们组织
起来 “愚 公移 山”，将车间 四周这些
土方给它移个地方 。

然而 ，要真正干起来并不那么容
易。人说寸土难移 ，她们用 架子车拉
了一周 ，红妆也不理了 ，脸上也没了
笑容 ，手上也起了 茧子 ，一个个直喊
腰疼 ，可是这土呢？只下去了 一个小
角角 。说 心 里 话 ，也 够 难 为 她 们 的
了，就我这位 出 身 农家的 男子汉 ，腰
杆上也 已贴上 了好几张膏药 ，何况这
些在军 工厂 里一直过着舒适生 活 ，从来没有参
加过重体 力 劳动的 “工人贵族”中 的小姐太太
们，那就休息几天吧 。

经过 整 休 ，我 改 变 了 吃 “大 锅 饭”的 办

法，将土方按行政班组人 员 多少进行划分 ，实
行承包 。没想到这个办法还真灵 。从此之后 ，
各个班组的姐妹们不用 督促 ，大家也心往一处
想，劲往一处使 ，使整个工地形成了你追我赶
的热 火 朝天场面 ，进度猛增 。有 的班组女工 ，

还充分利用 家长的权 力 ，指派丈夫下
班之后 ，前来工地效 力 。

土地平整好了 ，便是种树栽花 。
姐妹们在那宽阔的大院 内 ，栽上了横
看成行纵成林的桐树 ，栽上了 霜叶红
于二 月 花的柿树 ，栽上 了 高洁向 上的
雪松 ，栽上了 异国碧树樱花 ，栽上了
柔枝含情的黄杨 。在车间 门 前 ，种上
了四 季长绿的 冬青 ，种上了含春 泪 的
芍药 ，种上 了 雍态华贵的玫瑰 ，种上
了芳香馥郁的 月 季 ，种上了凌风傲霜
的秋菊 。

如今 ，随 着 斗 转 星 移 ，日 新 月
异，往 日 的小树已 变成了 参天林木 ，
花园 已 香飘四季 ，让你还未走近这座

“ 厂 中 之厂”时 ，就有一种着迷的神
彩，我几次都想进去重温一下昔 日 的
旧梦 ，可是 当 我一望见合资公司那块

“谢绝入 内 ”的显赫牌子时 ，便望而
生畏 ，索然退步 ，但在内心深处 ，对
这片土地总有着无限的眷恋 。一看到
它，便想起了 如今 已云散各方的那些

女工 。不知她们是否还曾想起过那片如茵的小
树林 ，想 到那些 自 己 亲手种植的花草 ，回味过
那“流 光容易把人抛 ，红 了樱桃 ，绿了 芭蕉 ”
的日 子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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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说琴心地善良 。又都说琴冤 。
琴是工人 ，琴的丈夫也是工人 。琴相貌平平 ，琴的

丈夫却有几分英俊 。当他们的儿子上学以后 ，琴的丈夫
突然发奋要 自 学成才 。曾经因丈夫模样俊而欣欣然的
琴，现在又为丈夫有志气而自豪 。

琴包揽了全部的家务事 。
每天清晨 ，琴匆匆拢拢头发便急急忙忙赶去采买 。

每天下班 ，尽管琴觉着累 ，仍变着花样做出可 口 的饭菜 。
琴从不赶时髦 ，无心思也无暇去打扮自 己 ，除了普通的一
两套衣衫 ，高档服装与化妆品和她无缘 。琴说 ，丈夫用脑
要加强营养 ，儿子将来也要用钱 ，只好自 己省啦 。琴做这
一切的时候 ，完全是心甘情愿 。

几年 熬过去 了 ，琴 的 眼 角 ，额头过早地生 出 了 皱
纹。令琴感到自慰的是丈夫终于拿到了大学文凭 。然而
琴尚来不及在人们面前为丈夫骄傲时 ，丈夫却突然提出
离婚 。琴的丈夫说 ，现在的夫妻讲究互相吸引 ，谁属于谁
那已是过去了 。

悲痛欲绝的琴大哭一场后 ，看着儿子说 ，不怕 ，没 良
心的走了 ，我还有儿子 。

是啊 ，琴还有儿子 。如果将来儿子不孝敬时 ，琴还有什么 ？
B

阿伟虽然衣装鲜亮 ，但若哪天上班忘记带烟 ，小卖
部近在咫尺 ，他也只好忍着 ，实在忍不下去便讨烟吸 ，实
足地两袖清风 。爷们好玩 。阿伟也不例外 ，常溜出去打
两把扑克下盘棋 。别人家的倘要丈夫回家 ，有打发孩子
磨的 ，有编个事由 往家叫 的 ，阿伟的妻子常是一声断喝 ，
赤裸裸地无一点掩饰 。

阿伟的妻子叫梅 。
说起来梅是很心疼阿伟 的 ，家 务事极少让阿伟插

手，有好东西尽了阿伟先吃 ，为使阿伟有脸面 ，一年四季
少不了光鲜的衣装 。梅不让阿伟出去玩 ，是希望丈夫能
常陪在 自 己身边 。梅不给阿伟钱 ，是怕丈夫有钱去干她
意料之外的事情 。梅说他一不缺吃二不缺穿 ，揣钱干什
么？梅认为 ，做妻子的一定要管住丈夫 。

然而出乎梅的意料 ，一直驯服的丈夫却提出离婚 。
令惊愕中 的梅更感委屈的是 ，使丈夫变心的第三者 ，论条
件咋也比她不上 ，对此 ，阿伟说 ，我可以享有一份温柔 ，多
一点 自 尊和自 由 。

C

惠皮肤白晰 ，相貌姣好 ，加上时髦服装的妆饰 ，称的上是风姿绰
绰。惠的丈夫祥却不属英俊潇洒之流 。

惠做姑娘时家境并不好 。祥 当 年是惠父亲的徒弟 ，祥为人勤
快，师傅家中 的粗活经常帮着干了 。祥节俭 ，便有些许存款 。惠的父母对惠说 ，祥这
人忠厚 、勤快又节俭 ，过 日 子是把好手 ，嫁他能享福 。惠便嫁了祥 。

结了婚的祥对惠体贴如微 ，烧饭 、洗衣均不让惠沾手 。好吃的
让惠吃 ，光鲜的尽惠穿 ，似乎有了惠 ，他自 己再无什么奢求 。

祥从不违背惠的意愿 ，惠便养成了骄横的脾气 ，说一不二 。渐
渐惠开始嫌弃祥 ，太土 ，直后悔当初嫁了他 。

终于 ，惠在舞厅结识了华 。惠觉的华不但长的英俊潇洒 ，人也
风趣 ，又羡慕 自 己的容貌 ，甜言蜜语极合 自 己的 口 味 。惠很快和华处
的火热 ，很有些难分难舍 ，便铁了心和祥闹离婚 。

这时的华却躲了开去 。华私下里说 ，这样的女人玩玩还可以 ，
真结了婚 ，过两年腻了 ，不和我闹离婚也得戴顶绿帽子 。

失望之极的惠苦笑着说 ，做了一个玫瑰色的梦 。从此和祥塌了
心地过 日 子 。

写完这些 ，当我站在阳台上 ，面对夜空 ，舒展双臂 ，极力想排除
一种情绪的时候 ，却瞥见月 光下 ，树丛边有几对紧相依偎的恋人 ，不
由地想 ，若他们成为夫妻 ，又会怎样呢 ？

被称 作 “能 打 硬 仗 的 娘 子 军 ”的 西 安 车 辆段 油 漆 班18名 女
工，今 年 在 完 成281辆 车 油 漆任 务 的 同 时 ，又 加 班 加 点 、精 益
求精 的 将42辆 计 划 外 定检 空 调 车 辆 油 漆一 新 ，保 证 了 进 京 空 调
旅客 列 车 的 正 常 运 营 。

王捷 宋 建河 摄

新鲜 事

晨练 教 头

孙幸 来

清晨 ，西安玉祥 门城墙公园 的广场上 ，一大群男女老少手
执红 彩扇 ，伴着优扬的乐 曲 声 ，在一个女教练清脆的辅导声 中
翩翩起舞 。象这样群众 自 发形成的晨练点在古城屡见不鲜 ，难
得可贵的是这个点发起者王红 。

年近40的王红是西安化工研究所的工人 ，她在单位工作认
真，待人热情 ，去年她见本单位一位 同志身体不好 ，便约她开
始晨 练 。开 始就 只 有 几个人 ，后来吸 引 的 人越来越 多 。王红 见
人多 了 ，便 自 己掏腰包买来录 音机 、磁带 等 训练用 品 ，并 自 费先
学，然后来为大家辅导 。慢慢地在她周 围形成了 一个晨练点 ，每

天早上大家不约 而同来到这里 ，在王红 的带领下进行操练 。
一年 多 过去 了 ，许 多 深 受 慢性病折磨 的 同 志在这里经过锻

练，恢复 了健康 ，更主要的这里形成了一种很友善的人际氛 围 。
每当 王红 累 了 ，马 上有人会上前爱怜地为她拭去汗珠 ；谁不慎跌
倒了 ，大家会齐心上前为他打掉衣上 的 尘土 ；活动 中 大家争着购
置器材 ，活动完毕又都争抢打扫场地 。许多参加者说 ，如果一次
不来都想得慌 。

沙
金
沟
的
婆
姨
们

提起沙金沟
的家属 们 ，俺们铁
道部二十局三处二
段第二作业队的 男
人们没有一个 不
翘大姆指的 。

俺们队常年
和隧 道 打 交 道 ，
自从住进祁连 山
人烟稀少的沙金沟 ，参加甘肃 引 大人秦施工后 ，一
呆就是三四年 ，这下可苦了临时来队家属啦 。农村
来的都觉得寂寞 ，城里人就更别说了 。可大部分家
属还真能吃苦 ，压风机房 、工具棚 、帐篷 ，能住人就
行。有的房子连个门都没有 ，只好用废风管胶皮和
竹笆等挡一下 。夏天还好过 ，冬天可就难熬了 。山
高风大 ，刺骨的北风夹着雪片 ，直往屋里灌 ，那滋味
可真不好受 。还有 ，这儿和最近的镇子相隔40多公
里，买菜 、办事不搭车两天也 回 不来 。有时大雪封
山，家家就得就着 盐水下饭 ，你说苦不苦？可说来
也怪 ，她们不仅呆了下来 ，还想方设法做好事儿 。

男人们打隧洞 ，没黑没夜地 ，哪儿还有精力做
饭，打扫卫生 ？这不 ，郭仲慧等几个家属一合计 ，就把清清
扫扫的活包了下来 ，蒋晓蓉还坚持扫厕所 ，一干就是大半
年，一个女人家 ，不易呀 。食堂有时包包子 ，人手不
够，家属们就扎着 围裙 ，擀 的擀 ，包的包 ，队里准备
给家属们一点报酬 ，你猜咋着 ，谁都不要 。

队里有个石渣场 ，别看近在眼前 ，可翻山越沟少说也有个七八
里。为了节省午饭来回 的两三个钟头 ，职工们索性带着方便面 当 午饭 。
郭仲慧等几个家属就 自 发地给工地送饭 。挎的挎 ，背的背 ，还有的一手抱
着孩子 ，一手提着饭盒水壶 。一部分家属还把饭送到了洞里 。

俺们这是个低标工程 ，职工三四个 月 发不上工资是常事 ，很多
人由 于没钱买菜票 ，在食堂里的欠条打了一张又一张 ，稍贵一点的菜就没
人吃 ，倒是清汤 白 菜很紧俏 。为了 男人们干活有劲 ，查贵明的妻子范其桂
就到市场上买来便宜的猪头下水 ，加工后原价卖给大家 。

要问她们为了啥 ？还不是为了企业好 ，否则 ，她们脸上也无光呀 。
正是有这些深明大义 的家属作后盾 ，俺们队的工程是一干一

个响 ，不仅7号洞在全线 国际标工程段率先贯通 ，也使最后的8号
洞提前工期1个月 。　（刘 文 阁 豆选 民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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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语女性

妹妹 ，

你小 心地往前 走 ！

赵德铭

“妹妹你 大胆地朝 前 走 ，莫 呀 回 头……”每 当 我 听 到 这首
歌时 ，就 想 起 了 你 ，我 真 为 “妹妹”你 担 忧 。

那是 在 月 前 的 一 个 细 雨 濛 濛 的 黄 昏 ，我 到 西 安 火 车 站 去接
一位 朋 友 ，因 为 火 车未 到 ，即 随便 在 车 站 一 侧 溜 达 。当 我 行 步
广场 西 侧 的 地 下 通 口 时 ，你 迎 面 向 我 走 来 了 ，一 见 面 就 对 我
说：“你 住宿 吗？”我挺 了 摇 头 ，继 续 走 我 的 路 。可 是 没走 几
步，你 又 追 上 来 缠 着 要 我 住宿 。我 只 好开 口 向 你解 释说 ：我 是
来接人的，一会儿车就到，不住宿。但你却再三恳求说，不 住
一个 晚 上 ，住 一 会 也 行 么 。并 用 那 水 汪 汪 的 眼 睛 看 着 我 。此
时，我 才 恍 然 大 悟 ，听 人说 ，在 火 车 站 常 有 一 些女 的 在 此 勾 引
旅客 ，也许你就 是 那 种 人吧 ？于 是 ，我 即 匆 匆 离 开 ，可 你仍尾
追不 放 。在 这种 情 况 下 ，我 决 定 停下 来 ，想 与 你好好聊聊 。

也许 是 “乡 党 ”见 “乡 党 ”的 原 故 吧 ，你 终 于 向 我 吐 了 真
言。从 你 的 谈 话 中 ，使 我 对你 充 满 了 同 情 之 心 。在 咱 那 尚 未 富
起来 的 穷 山 沟 ，你 为 减 轻 父母 的 负 担 ，为 了 让 那 年 幼 的 弟 弟 妹
妹能 上 学 读 书 ，经 人介 绍 ，来 到 古 城 给人 家 当 小 保姆 。尽 管 一
个月 只 有 一 点 微 薄 的 收 入 ，但你 却 像 照 顾 自 己 的 弟 弟 那样精心
照看 着 孩 子 ，不 辞 劳 苦 ，为 东 家 操 劳 家 务 ，一 心 想 讨 得人 家 的
喜欢 。可 你 万 万 没 有 想 到 ，那 位 男 主 人却 用 花 言 巧 语 ，种 种 许
诺，诱 奸 了 你 。不 久 ，你们 的 事 被女 主 人发 觉 ，她 不 但 不 付给

你工 资 ，而 且 反 咬 一 口 ，说 是你 勾 引 她 男 人 ，将你 赶 出 门 外 。
当时 ，你如 果略懂 得 点 法律 常 识 的 话 ，你 完全 可 以 理 直 气 壮 地
到法院 去 控告 他们 夫 妇 ，但你 不 懂 法 ，也 没这个胆 量 ，而 是含
着泪 水吞 下 了 这 只 苦 果 。从此 ，你便破罐 子破摔 ，公 然 在 火 车
站做起 了 这腌腊 生 意 。

我再 一 再 二 地 向 你讲 明 ，这 是 犯 法 行 为 ，如果 要被公安机
关抓 获 ，不 判 刑 也 得 劳 教 ，而 且 时 间 久 了 ，自 己 也 会 染 上 性
病，甚 至 毁 了 你 的 一 生 。但 你 却 淡 淡 一 笑说 ，反 正 自 己 已 没脸
返回 故 乡 了 ，抓 不 住 不 说 ，若 抓 住 了 就 去 坐 大 牢 。最 后 ，我再
三劝 你 还是 回 到 我们 那 山 乡 去 ，尽 管 那 儿 生 活 是 清 苦 一 些 ，但
许多 人 不 是 靠 自 己 的 双 手 也 富 起 来 了 吗 ？可 你 却 直 摇 头 ，说 准
备再 攒 些 钱要 下 广 州 去 ，听 说 那 儿 可 以 挣大 钱 。我 还 想 劝说你
几句 ，而 你 却 对 我说：“警 察 来 了 ，我 要走 了 。”说 完 ，一 晃
消失 在 夜 幕之 中 。

后来 ，我 又 专 门 来 此 寻 过你 几 次 ，但 都未再 见 到 你 的 面 。时
下，也 许 你 还 在 古 城 干 着 那 见 不 得人 的 违 法之事 ，也许你 真 的 去
了广 州 ，也许你 已 入 了 囹 圄 。但 不 管 怎 么 说 ，我 还是诚心诚意 地
告诫你 ：妹妹 ，你 还 是 要 小 心 地 往 前 走 ，因 为 前边是 陷 阱……


